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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特声明作废。

李云娥

我背着娘，娘背着天
天太重，歪脖树下
娘俩再歇一阵

娘说离天远，离地近
腰弯得挨了地，做儿女的
得有个准备

我说娘您放宽心，天瓦蓝瓦蓝的
老天爷不收苦命的人
小感冒，诊所能搞定

我背着娘，娘背着天
娘说天是她年轻时的嫁妆
蓝印花布印花被面

李 婷

牛羊已归圈
嫩草还在山坡上
悄悄生长

那个把雨水披在身上的女人
逢人便问

儿子在哪
儿子在哪

有人指着远山
有人指着蓝天

在那
在那
……

尹青松

至上之神
高于珠峰，高于头顶高于万物
至广之宙
比大地更辽阔，比海洋更苍茫

虚若无物，空空其本质
湛蓝如海，苍苍其正色

有云任意飘荡
有鸟自由翱翔
有光照亮尘埃
有神灵端坐于中央

雷霆旱涝威严
风雨霜雪慈祥
雾霾笼罩，日月无光
岂止杞人忧伤

巨眼一双，始终明亮
静看人间善恶和沧桑

史 前

外婆说，人老了就能上天
幼年时我信了她

发丝更白，皱纹更深
她的步履日趋蹒跚
这一切
在为升天做准备

外婆有足够的耐心
她把牙齿掉光
把腰弯了

舍不得您啊，外婆
留在我们身边吧
别离开这个小小的村庄

待我明白生死
外婆的坟头已经野草丛生
但我依然相信，天上的云朵
是她晾晒的衣裳

张雪珊

神的眼睛，辽阔、高远、慈悲
容纳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容纳雾霾、污染、爱恨情仇
也容纳贫穷、瘟疫、灾祸，以及战火

阳光，雨露，流动的空气
还有虔诚的祈祷，神奇的符咒
都是普度众生的法宝

很多时候，神也无能为力
会黯然、自责、愤懑、嘶吼
也会泪如雨下，
洗刷污秽和人间的罪孽

雪落无声，凝固的泪花绽开
神啊，
你也要以另一种方式以泪洗面么
每洗一次，天空就湛蓝一分

蓝天在上
请再受我一拜
此刻，
苍茫的暮色正从四面慢慢合围

刘智军

蓝天住满了星辰
我的心里藏着一个你

刘玉芳

雪山始终保持着不卑不亢的姿态
挺直自己的脊梁
雅鲁藏布江一路奔腾
愤怒的力量
击打着霉变风化的岩石

加勒万河谷滋生的贪念
挑破了高原上宁静的明月
车轮辗压下的灵魂
聚集在河滩上痛哭，甚至伤痕累累

我愿化身一朵莲
渡尽孔雀开屏的嗔劫
或者，站成一把寒光闪闪的刺刀
蓝天之上，白云之下
守护着旋转的经文
以及毡帐外的牛羊成群

周志斌

如果硬要给这短暂的快乐着色
我乞求：蓝

辽阔深邃的事物
往往有着摄人心魄的力量
天空和大海，你眼里的彼岸花

我与天空相望一生，却互为陌路
在最为接近的地方
终不能指认，我要小心忍着

只再需短暂一瞬
就燃完了自己

如果有灰烬
请以爱的名义，滋养一株植物

唯有这样，才能在烟火人间
与你继续仰望
蔚蓝，永恒的孤独或死亡

任 歌

或有空泛的力气，借你的羽毛
给天一城，一岸
用鸟的喊叫，助威

飞过去，又飞回来
把时光拍响，像水样摔打石水

眼前的蓝
有撕碎的云丝
和一缕风

相遇，又分别
那时这天挤掉最后一滴泪

落成五月之花

陈校刚

一只鹰，颓然跌入雨中
与风无关的伤痛愈发沉重

雨，淋湿了全身
淋湿了思绪

往事湿透了，困惑却冲淡了
心中轰轰烈烈的火焰
并没有熄灭

雨，穿在身上，却胆怯滚烫的体温
化作薄薄水汽
向苍茫的云际舞动

把身后的高山流水
听成旋律，原来
落魄的生命也有迫切的向往

鹰越飞越高，坚硬的双眼
死死地盯着苍穹
它有一首诗落在天空

罗 群

大地如绿毯。绵软，清香。
草茎噙出甜味，有露珠沾湿衣裳
赤脚。头枕大地。
牧童的眼睛跌进蓝天
如此纯净、辽阔、高远
多么自由，身随白云共徜徉

蜜蜂嗡嗡、蝶儿翻飞、阳光温柔

“哞”——小母牛的呼唤穿过山头
“咩咩”——小羊羔偎依在羊妈

妈身旁
春风沉醉，白云悠悠
牧童跌进蓝天里

蓝蓝 天天 （同题诗）

时红武

1962年夏，趁着暑假，我们全家
回到母亲的老家山东探亲。

母亲的老家在山东掖县（现在
的莱州市）滕北村，村里的人90%都
姓滕。滕北村紧临大海，村民以捕鱼
和农耕为生。

在老家我第一次见到了姥爷、
姥姥。姥爷在村里算个文化人，他写
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村里写春联
这些事，基本上都是由他一人包办。
姥爷时常还会秀上几句俄语，我们
也跟着他模仿，现在能记得住的，也
只剩”哈拉哨”（好）这一句了。

姥姥是个传统的北方小脚女
人，自打嫁给我姥爷就没出过门，整
天猫在家里操持家务，每当我们入睡时，姥姥都会端
着个小煤油灯，钻进蚊帐里烧蚊子。她先将蚊子惊
飞，然后用火一燎，蚊子便玩儿完，她的这一绝技，我
们经常看得目瞪口呆。

姥姥一生孕育了7个子女，其中三个子女先后
加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洪流。因此，姥姥是一
位革命的母亲。

姥爷、姥姥的家是一座独立的院子，这原是一个
汉奸地主的房产，土改那年被政府没收后分给了姥
爷、姥姥。这座老宅有三间大房，中间是个堂屋，两边
是厢房，厢房里砌着两张长长的大炕，炕上铺着炕
席，每张炕上能睡上四五个人。院子左侧有一个大大
的石磨，夏秋季节，姥爷每天都会躺在石磨上睡午
觉。院子门口有一排房子，那里拴着一头推磨的驴，
还堆放着一些杂物。

北京来的孩子对农村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厕所
里有一个柳条框，里面装着很多脱了粒儿的玉米棒
子。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它的用途，一问才知道，是用
来擦腚的。望着那锉刀似的玩意儿，我们不由得感叹
屁股所受到的委屈。

我们对姥姥的小脚也感到好奇，于是便缠着姥
姥非要看看不可。姥姥不愿意，但架不住外孙们的死
缠烂打，于是就让我们一饱了眼福。那可真是三寸金
莲啊，精致、可人。

北京来的孩子觉得农村比城里好玩。双喜表哥
教我们洗面筋，用它来粘知了，捕回的知了洗净后放
在锅里一炒，就成了最地道的野味。双喜表哥还带着
我们赶小海，钓螃蟹，带着我们到沙地里挖花生，上
树摘枣 ，每一天都让我们玩得意犹未尽。

老家的饭太好吃了，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海鲜每
每都在刺激着我们的味蕾，铁锅烤出的玉米饼子比
北京的窝头香甜了许多，尤其是那煎饼，醮上鱼酱，
卷上甜葱，然后再一口咬下去，那个爽啊，就别提有
多带劲了！

在老家，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男子汉的风采。那
一天，我们全家来到海边，登上了一条渔船，待我妈
上船时却遭到阻止。没办法，渔民的规矩，男子汉方
能上船。

姥爷、姥姥家还有个未成婚的四舅。四舅谈了个
女朋友，农村的规矩真多，婚前要测八字，四舅与她
八字不合，当即遭到姥爷的反对。有一天晚上，趁着
夜色的掩护，他俩钻进了一块玉米地……这事被我
父亲发现了，于是，我父亲开始做姥爷的工作。一番
辛苦下来，姥爷终于同意了他们的婚事。现如今，四
舅的婚姻生活很美满，儿女都十分孝顺。

暑期假日快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回
京的旅程。

如今，四舅已是快80岁的人了。我们三兄弟早
就商量好了，抽时间一定要回老家看看，再在那张老
炕上躺一躺。

我
的
姥
爷
姥
姥


